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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《生物多样性》主编之邀, 我对洪德元先生

(2016)的“生物多样性事业需要科学、可操作的物种

概念”一文谈一点体会。鉴于在学术声望上我只能

望洪先生之项背以及“可操作性的物种概念”之复杂

性, 我后悔轻率答应了撰文。但为了引起我国植物

分类与系统植物学界关注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, 我

不得不勉为其难。 

1  三个目的 

我理解, 洪先生撰写此文有三个非常明确的 

目的:  

第一, 他以熟知的芍药属(Paeonia)植物为例, 

指出科学认识物种是有效保护我国珍稀濒危物种

的基石。1992年出版的《中国植物红皮书》(傅立国

和金鉴明, 1992)将黄牡丹(Paeonia delavayi Franch. 

var. lutea (Franch.) Finet et Gagnep)收录为354个保

护单元之一。但洪先生根据他的课题组长期野外生

物学研究和依据26个单拷贝或寡拷贝核基因DNA

序列对牡丹组作了系统发生分析后, 可以确定西藏

东南部的“黄牡丹”与其他广大地区的“黄牡丹”有

别。它们分明是两个独立的物种, 即大花黄牡丹(P. 

ludlowii)和滇牡丹(P. delavayi)。滇牡丹广泛分布, 并

不是濒危物种, 而大花黄牡丹局域分布, 仅有5个

居群, 是真正的濒危物种, 但被红皮书掩埋在并不

濒危的“黄牡丹”中, 其有限的居群却正在遭受近乎

毁灭性的破坏。 

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几个

国家之一, 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保护对象如独特的生

态系统、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遗传资源, 保护才能

达到预期效果。据报道, 至2014年底我国已建立自

然保护区2,729个, 总面积147万平方公里, 约占陆

地国土面积的14.84% (www.zhb.gov.cn), 高于全球

12.7%的水平; 主要生态系统类型、自然遗迹和85%

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在自然保护区内

得到了保护。坦言之, 我在担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的10年时间中, 从所看到的数以

百计的《科学考察集》质量来评判, 黄牡丹这样的

例子并不少见, 已确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

物种中有相当一部分还缺少充分的科学认识。 

第二, 他从《中国植物志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

的批评着眼, 指出合理划分物种是提高《中国植物

志》质量的重要保障。《中国植物志》是目前世界

上记载植物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, 全书80卷126

册, 记载了中国301科3,408属31,142种, 包括植物

的学名、形态、生境、分布、用途和物候等。该志

书基于中国数以百位计的植物学家80年的研究积

累, 历经45年艰辛编撰才得以于2004年全部完成, 

是我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中的重要标志性成就之一。

但鉴于绝大多数作者是经典植物分类学家, 采用的

是形态-地理的物种概念和模式标本的方法, 再加

上历史局限, 缺少编撰世界专科专属的经验和现代

生物学研究背景, 因此, 以新的物种概念修订出版

新一代《中国植物志》势在必行。 

第三, 他提出科学、可操作的“形态-生物学物

种概念”, 引导中国分类与系统植物学家在核心概

念上进入国际学术舞台。从1753年林奈的《植物种

•物种概念专题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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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》(Species Plantarum)到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, 特

别是后者问世以来, 物种概念、物种形成过程与机

制和系统发育关系等几乎一直是现代生物学中不

断争议的少数几个核心话题之一。欧美和日本等发

达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核心话题上处于主导地位, 而

我国生物学家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没有发声, 在国内

学术刊物上也极少看到有见地的相关论文。洪先生

一反他多年用英语写作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

的常态, 提出新的物种概念发表在《生物多样性》

上, 以期引起大家对“形态-生物学物种概念”进行

讨论, 引导中国分类与系统植物学家参与现代生物

学核心概念的思考。 

2  三个贡献 

我以为, 洪先生此文有三个学术上的贡献:  

第一, 指出了物种问题在学术上与在生物多样

性保护事业中的重要地位, 以期引起中国学术界对

物种问题的关注。 

第二, 对4位学者即Mayden (2002, 梳理与评论

了多达24个物种概念)、Wilkins (2009, 梳理与评论

了多达26个物种概念)以及周长发和杨光(2011, 梳

理与评论了多达68个物种概念)提到的较为流行的

物种概念重新归成以下6类: (1)强调生殖隔离的物

种概念(5个); (2)强调基因差异的物种概念(3个); (3)

强调进化的物种概念(3个); (4)强调系统发生或支序

分类理论的物种概念(7个); (5)强调生态的物种概念

(1个); (6)强调外部形态的物种概念(4个)。我认为, 

相比之下, 洪先生的重新归类更合乎逻辑, 也更便

于理解。特别精彩的是洪先生在6类中选择最有代

表性的各个物种概念对其内涵、演变、异同和不足

进行了评述。这无疑为读者提供了打开进入该领域

大门的一把钥匙, 也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捷径。 

第三, 提出“形态-生物学物种概念”。这一新概

念基于形态, 但吸收了生物学物种、遗传学物种、

进化物种以及系统发生物种等概念的优点, 摒弃它

们的不足和问题。他还以芍药属几个类群中的物种

处理为例, 说明这一新的物种概念是可操作的, 并

得到基于分子证据的系统发生分析的强有力支持。

这是我国学者首次提出的物种概念。 

3  三个启示 

我在拜读“生物多样性事业需要科学、可操作

的物种概念”一文后有以下三点启示可供读者   

讨论:  

第一, 分类学的物种与生物学的物种。分类是

人类区分客观世界从而掌握客观世界规律的基本

方法。生物分类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生物的信

息归档与查询系统, 包括生物的界、门、纲、目、

科、属、种(亚种、变种、变型)等级系统。有了这

一信息归档与查询系统, 生物学家可将研究某一类

群(如物种)后所获得的信息归档于这一系统下, 其

他生物学家只要知道类群(通常是物种)的名称就能

从这一系统中查询到该类群的大量信息。作为面向

公众的信息归档与查询系统, 就要求系统有一定稳

定性、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。因此, 分类学的物种

主要是采用形态-地理的标准, 有以上非常明确的

功利性目的。 

生物学的物种是为了追求物种的真实性, 并

试图提出一套大家公认又有操作性的划分物种的

客观标准。事实上, 尽管这些研究者往往从形态、

繁殖、遗传、生态、进化等不同角度或者多学科研

究物种, 让大家对物种真实性的认识有了革命性

的变化, 但没有人能颠覆分类学的物种概念与方

法。原因无非有两个: (1)全球生物多样性中的物种

形成过程、机制和模式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; (2)

分类学的物种概念与划分方法有其客观性与可操

作性。 

以我的理解, 洪先生提出“科学、可操作的物种

概念”的目的是想把两者统一起来, 这是中国学者

的大胆尝试 , 但毕竟所有案例都来源于芍药属 ,  

我期望这一概念得到其他类群研究结果的强烈  

支持。 

第二, 居群(population)概念与模式(type)概念。

英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Heywood在1967年明确指

出 ,  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一个居群系统

(Heywood, 1979)。自然物种并不是由个体直接组成, 

而是个体在特定时空中按照一定规律集合而成居

群, 再由不同的居群有规律地组成物种。毫无疑问, 

研究物种的居群系统比研究一份一份标本更能获

得对一个物种的科学认识。而经典分类学家采用的

是模式概念与模式标本的方法, 这种方法强调在命

名一个新物种时, 必须要指定模式标本(个体), 也

只有与模式标本比较后有“足够”差异时才能命名一

个新类群。换句话说, 这一模式标本“代表”了该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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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 生物多样性的组分与层次(修改自Heywood, 1995) 
Fig. 1  Compositions and levels of biodiversity (adapted from Heywood, 1995) 
 

 

种。尽管模式概念受到抨击而被逐步抛弃, 但有趣

的是模式标本的方法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有效的。

唯一的解释是个体在相当程度上能代表物种但不

能完全代表物种。 

此外, 分类学家的工作是鉴定个体和处理各个

类群的关系, 但好的分类工作必须坚持居群的概念

与方法(Stebbins, 1963)。我们在1986年就指出: 居群

概念和居群研究方法能让人们更准确理解和处理

好物种内的个体变异和变异幅度, 正确处理与物种

鉴定特征(检索表性状)有显著差异的异常个体, 较

好理解腊叶标本上的变异以及处理好疑难复合群

(陈家宽和王徽勤, 1986)。洪先生在文中详述的芍药

属植物的5个案例, 也充分说明了居群概念与方法

的重要性。 

第三, 居群、物种与生物多样性。生物学界公

认的生物学谱是基因、细胞、器官、个体、种群和

群落等6个层次, 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特征以及

与环境的相互关系, 但对每个层次的认识有助于对

其他层次的认识。现代生物学的分支学科都是以研

究这些层次的特征为基础的。我注意到物种并不在

这一生物学谱之列, 原因是物种只是分类学的基本

单元, 生物学家研究各个物种不同层次上的生物学

问题, 只有在分类学与进化生物学中才与物种直接

打交道。 

Heywood在20世纪后期对生物多样性的4个组

分与层次用图1表示, 把生物多样性分为生态多样

性、有机体多样性、遗传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, 每

个组分又划分多个层次。引人注意的是: 生态多样

性、有机体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之间共有的层次是

居群。我认为这样安排绝不是随意的, 而是其认为

居群起到连接3个组分的重要作用。可惜图1的含义

并没有引起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者的足够重

视。实际上, 我们将生物多样性简单分为生态系统

多样性、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3个层次并不  

全面。 

洪德元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分类与系统

植物学家、进化生物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, 同时也

是我国这些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组织家。在中国实

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时刻, 他再次引领我们关注

和参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少数几个核心概念之一

——物种概念的讨论, 无疑是有远见卓识的。我特

撰写此文以表示积极响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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